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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征文启事

寻找罗生特（外一篇）
高洪波

一个飘着小雨的下午，我和中国作家代

表团走在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的郊区墓地。
从下车的那一刻，从见到以中友好协会

老会长特迪·考夫曼开始，我就存在一个疑
惑：他为什么把第一次见面选在墓地？

小雨飘洒着，墓地很安静，甚至清洁中散

发出一种莫名的冷香。考夫曼先生大步走着，
边走边回头向我诉说，他说这个躺在墓地里

的人在中国大名鼎鼎，跟你们的白求恩、柯棣
华一样出名。从考夫曼的口中吐出一串音节，
好像是雅各布·罗森菲尔德，我没听明白到底
是谁？

白发苍苍的考夫曼大步走着，边走边清

点着墓碑，他好像寻找一位老友的故居，我捧

着被雨淋湿的鲜花，快步跟着这位八十高龄

的老人。是谁睡在墓地里？那即将见到的墓碑
又刻着谁的名字？这一切全是一个谜。
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墓主人的身份

一定与中国相关，而且是紧密相关。

我们站在一座外表看来很普通的陵墓

前，墓碑上的名字很陌生。可是老会长却兴奋
异常，他告诉我们，这个人认识中国的元帅陈

毅和罗荣桓，这个人当过新四军，也当过八路

军。这个人是陈毅元帅的好朋友，陈毅还介绍
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还治好罗荣桓元帅的

尿血症。这个人在上个世纪 50年代初回到他
的祖国奥地利，后来又定居以色列，很快就病

逝了，而且现在这个墓地还是老会长帮助找

到并重新安葬的。为什么？因为中以建交后的
第一任大使韩叙一直在寻找他，那应该在上

个世纪的 1993年。韩叙也是墓主人的老友。
越说越具体，而且老会长又说起一个人：

陈昊苏。他说陈毅元帅的长子陈昊苏就是墓
主人当年接生的，因此几年前陈昊苏访以还

专门来献花凭吊。
我们聆听着老会长的介绍，雨不知不觉

竟停了。墓地上的鲜花，仿佛也被这故事所感
动，以愈发灿明的笑意，为墓主人献上一份尊

寻找罗生特·高洪波 107



敬。
告别墓地回到以中友好协会简朴的会

所，在步上台阶之际，我向翻译询问墓主人一

长串的名字之外可有更简明的称谓？翻译便

问老会长，他轻快地吐出三个字：“罗生特！”
我顿时恍然大悟，原来是罗生特！太熟悉

的一个名字，他曾有一张与我岳父朱明合影

的照片，“文革”前一直陈列在军事博物馆
内，成为近乎永久的家族话题。他也曾为我的
岳母柳青———一个八路军女战士治过病。罗
生特是当时八路军内最好的妇科医生，正因

为他医术高明，才被陈毅元帅从新四军派到

八路军 115师，专门治好了罗荣桓元帅的尿
血症。
因此陈昊苏的诞生托罗生特的福也就再

正常不过了。
回到北京，向岳母说起以色列特拉维夫

的这次有趣的祭奠，岳母笑了，说罗生特和我

们全家都很熟，八路军中有名的大鼻子医生，

没想到这么多年让你代为祭奠了，是缘分。
事情还没完，一天深夜很偶然地看央视

10频道，这是纪实频道，专门有一些忆旧和
觅史的节目，突然镜头闪现出山东莒南的罗

生特医院，有罗生特的雕像，旁白人介绍道，

罗生特最后的职务是解放军一纵的卫生部

长，48岁去世。原来罗生特不仅当过新四军、
八路军，还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在哈

尔滨工作过三年之久。从介绍中我还知道他
的一系列事迹，譬如治疗时为了更准确地了

解病情，尝过伤员的尿。一个犹太医生，把本
职工作做到这个地步，想不佩服都不成！

在这个节目中，我看到了罗生特往返几

个根据地的证件，由于他的巨大鼻子，证件反

倒用不上了，“大鼻子医生”在根据地尽人皆
知。
罗生特为什么回国？因为他的妹妹。他的
全家都死于二战，只剩下一个妹妹和弟弟，所

以中国革命胜利后罗生特回到奥地利。他曾

想出任奥地利驻中国大使，可惜在冷战时代，

东风西风势同水火，他未能如愿。弟弟迁居犹
太人新建的以色列，他随之寻找，很快便病逝

于特拉维夫。
假如罗生特留在中国，肯定和马海德一

样成为中国医疗战线的领导者，他也不会英

年早逝，郁郁而终……
世界没有假如，况且犹太文化的浸润，民

族的召唤，亲情的眷顾，使罗生特最终回到自

己的族人中间，从此长眠在特拉维夫的犹太

墓地。
也许这是罗生特无怨无悔的选择，正如

在中国革命最艰苦的时刻，他选择了参加新

四军和八路军，向压迫者进行决然的挑战一

样。
48岁的罗生特，你活在中国的土地上，
活在我们的心中———一个犹太 “大鼻子医
生”，一个可尊敬的军旅前辈，一个没有留下
后人却让无数后人忆念的远行者。

特殊党费

小时候，看过田华主演的一部电影《党
的女儿》，其中有把咸菜当党费上交的细节，
当时年纪小，感到有几分不理解。其时由于根
据地被敌人严密封锁，食盐根本运不进去，所

以才有了咸菜党费的故事，这个故事在《闪
闪的红星》中也有相类似的表现。
不久前读新版十卷本《星火燎原》，无意
中读到一个更有趣的党费故事：一位老前辈

讲到自己被吸收为党员，但赤手空拳身无分

文，无法交党费。他的上级说没关系，你去河
滩捡几粒石头就可以。这位前辈便下到河滩
捡了几粒白石头，向组织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于是想起自己的党费。
刚入党时在云南军旅，1969 年 11 月的

一天，我在一个炮兵连队的野营宿营地加入

中国共产党，我记得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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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员陈固修。我差一个月满 18周岁。身份是
一名炮兵战士，津贴费每月六元，钱虽不多，

交党费可不含糊，每月五角钱。同时每个党员
有一个小红本，叫“党费证”，这倒没什么，关
键是指导员强调：交党费可没人催你，一定要

自觉主动。
同时记住了一条纪律：半年内不交党费，

算自动退党！

就这样，我 18岁那年入党交党费，一交
42年。
没算过这些年一共交了多少党费，数学

不好，但知道党费是按工资比例上交的，早些

年是百分之五，现在不太清楚，因为工资额度

大提高，交的党费自然也多。以往是每月一
交，且是发工资以后的头等大事。现在工资打
入卡里，见不到现金，只是一张长长的白纸

条，上面列有诸多项目，复杂到我至今仍看不

明白。党费怎么交？半年由支部的年轻同志收
一次，程序简化、简便了许多。更有趣的是常
常接到“返还党费”的通知：去书店买些急需
的书，有一定额度可以报销，这个“许可额
度”便是党费开支。
现在我们正构建学习型政党，党费用于

党员购买图书充实提高自己，我想是组织上

用心良苦的一种做法。
汶川大地震时，国难当头，我上交了一笔

“特殊党费”，数额不大，几千元而已，后来组
织部还专门发给一个证明，让我感慨不已。这
次交党费是超常规、破常例的，全国几千万共
产党员紧急行动，为同胞兄弟献手足深情，使

灾区重建得到来自共产党员的支撑。因此
“特殊党费”的意义非同一般，它的上交是一
种来自组织的提醒，也是和平年代特殊身份

的标志。以前曾常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
制成的，那时面对的是枪林弹雨、严刑拷打，
脑袋掖在裤腰带上，所以才有了竹签子钉手

指而不屈服的江姐，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
义真”的夏明翰，有冰雪中顽强抗争的杨靖

宇、赵尚志，以及抗联从容踏入冰河的“八女
投江”。这些英雄以生命为党费，向组织上交
了自己的赤诚，同时换回了新中国，赢来了

执政党的今日。他们的“党费”无价，而且是
组织上永远珍藏的财富，是一个民族珍贵的

精神宝藏。
如今，党费的唯一表现形式是人民币，但

我相信形式之外有沉重的内核。如果把人民
币换成咸菜、小米、军鞋、煎饼，甚至是一把晶
莹的白石头，几颗子弹，都是同样的，它所证

明的只有一点：你是共产党员！

关于党费的话题，应是说不尽的，我想起

茅盾先生，在上个世纪 80年代初期，他向中
国作协上交了 25万元自己的稿费和存款，用
于扶植长篇小说创作，遂有了茅盾文学奖。这
笔钱在当时堪称巨资，放在当下，不亚于数

亿。可茅盾先生毫不犹豫地上交给了组织，他
当时尚未恢复党籍，还不能算作党费———但
我相信茅盾先生是把这笔巨款视若自己党费

的。后来茅公恢复了党籍，逝世时他的遗体上
覆盖着一面鲜红的党旗，这位大革命时期入

党的老作家留给我们的遗产很多，但茅盾文

学奖无疑是最珍贵的一份。
或许，也可视为茅盾先生的“特殊党费”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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